
岁月岁月
流金流金

玉兰玉兰
一瓣一瓣奶娘

◎王海波

瑞
雪
丰
年

◎
陈
顺
源

社址：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 邮编：226018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江海晚报” 发行热线：85118867 广告热线：85118889 国内发行：邮发、自办

夜明珠 08

2023年1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吴莹 组版：于荣 校对：李婧

紫琅紫琅
诗会诗会从此以后

◎刘白

针管再也不能滋养胃
人间开始摇晃
苦涩的盐
终于夺眶而出
从此以后
妈妈再也不喊一声疼了
妈妈再也不喊一声冷了
直到寒风
带走她最后一缕
羽毛般的气息

妈妈曾有一头秀发

那里曾经贴着小黄花
让镜子产生自以为是的错觉
而今天 我用清水
给妈妈洗最后一遍头发
从此以后
妈妈只肯在镜框里
展示多年前的波浪发
镜框以外
于她而言
都是隔世的事情

妈妈曾经为我操碎了心

我常常让她担惊受怕
而今 她在相片里安静、微笑
脸上再也没有了焦虑
我知道
妈妈再也记不起我了

从此以后
我心也释然
我再多的坎坷和苦楚
妈妈也不会知道了
妈妈也就不需要
再为我焦虑了

在奶娘身上光用“勤劳”二字是不够
的。奶娘似乎为土地而生，整天泡在田
里。奶娘站在被犁过的泥土上，用铁耙
敲碎一些较大的土块，待翻过边角地，一
块规则又新鲜的田块摊在天光云影里，
预备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

从我家到奶娘家有五十里路，奶娘
住在曹埠镇胜利街。我到现在都不清楚
胜利街是不是打过胜仗。奶娘说不清，
但奶娘知道曹埠的由来。有一个下雨
天，奶娘坐在窗下做针线，好一会儿，奶
娘抬起头望着窗外对我说，二总西二里
处的一个埠子，因堤北边姓曹的人家多，
而且出了个大人物，在山东做了大官，回
来建了牌坊，修家祠、铺石街，人们围了
埠子开店，因为是曹家人花的钱，所以叫

“曹家埠子”。我后来翻阅一些资料，发
现奶娘说得没有错。只有雨天，奶娘才
闲下来，轻轻地哼着小调。奶娘悠悠的
小调哄我入睡，我睡得香甜。

队里来了一个货郎，担子里有一把
驳壳枪，枪由一块沉木斫雕而成，货郎在
前、我在后，我拿着这枪跟了很长的路。
货郎说，你跟我走，我给你枪。我动了
心，走了一段，临出胜利街，我担心起来，
还了那枪。奶娘不见了我，急急寻找，我
听到奶娘的喊声。奶娘一把将我搂在怀
里，对我说：“你吃我的奶水，就是我的孩
子。”当时我没听懂，现在想想，奶娘是给
我生命的人。

学校放假，我就去奶娘家和奶哥捉
麻雀。一大清早，麻雀就在枝头，抑或是
屋顶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种群居的
小鸟，到哪儿都是一趟一趟的，群体意
识很强。奶娘讨厌麻雀，她会用绳索将
稻田、麦田团团圈住，绳间夹以红布条
之类，中央扎个稻草人，麻雀停下来啄
食谷物时，奶娘一拽绳索，红布抖动跳
跃，再加之稻草人手中三角小红旗随风
飘起，麻雀们吓得惊慌而飞。奶哥说，
麻雀的窝随气候迁徙。夏季居高树丛
间为多；冬季，则移农家房檐下，或是土
场草堆之上。我们逮麻雀，多用弹弓、
铁丝或树丫作架，拴上橡皮筋，发现目
标，举弓便打。我打不到，都是奶哥打
的，他打一只我去拾一只，能拾一大
袋。我长这么大没吃过麻雀，奶哥打的
麻雀都送人了，奶娘不许吃，奶娘说，吃
了麻雀，脸上长雀斑。

奶娘屋后的小水渠边有一排杨树，
我选了一棵，往上一跃，伸直双手尽量抓
到树干的高处，抓紧，双臂用力把身体拉
上去，拉到双臂弯曲。双手快到胸前时，
迅速盘起双腿，在力所能及的高度盘紧
在树干上，努力使身体不往下坠。再伸
出双臂，重复刚才的运动，然后松开紧盘
的双腿准备再次盘树。这一环节我总是
失败，双腿一松开树干就没力气再提起
来，下垂一会儿，掉下地来。奶哥一跃一
跃地就到了树顶，奶娘让奶哥教我爬树，
我就是学不会。

初中毕业后，我帮奶娘干农活。农
村的活儿我基本都会干，难不倒我。我
对曹埠印象深，不仅因为奶娘，更主要的
是我在曹埠度过了美好欢乐的时光。

奶娘死时七十八岁，埋在她家屋后，
每年清明我买一束花放在奶娘坟前。奶
娘对我的好是无私的，不求索取与回报，
可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这就是我的奶娘。

从微信群里看到周德芝先生
病逝的消息，不觉悲从中来，许多
往事涌上心头。

认识周德芝先生时，他已从
文化局副局长和南通博物苑苑长
的位置上退下来，在主持南通文
博协会的工作。

周德芝先生是个格局高、有
文化情怀的干部。作为南通文博
协会的领导人，他对我所做的事，
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培育扶植的使
命感。他托董成伟先生带信给
我，让光朗堂加入文博协会团体
会员，让我代表光朗堂参加文博
协会的年会。

周德芝先生做事原则性和灵
活性兼备，2007年或2008年时，
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还没有
在民政局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他让我以团体会员单位的
名义参加文博协会的年会，但不
收取我文博协会团体会员的年
费。这是周德芝先生培育南通文
博事业发展的工作举措，对我来
说是起步阶段的鼓励和认可。当
时他可以让我以个人会员名义入
会，但他坚持让我以团体会员的
名义参会，把尚未在民政局注册
的艺术馆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
这种认可和关怀，是南通光朗堂
尤无曲艺术馆能走到今天的支持
力量。时至今日，南通光朗堂尤
无曲艺术馆成为南通环濠河博物
馆联盟单位、南通博物馆群联盟

单位、南通名人馆联盟副理事长单
位，包含了周德芝先生的关心。

惊悉周德芝先生去世后，我去
他的灵前和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在世时，我连饭都没请他吃过一
顿，而他请我吃过好多次。文博协
会年会聚餐是公事，后来有几年过
年，他私人请客，也叫上我，再后来
他中风，在唐闸医院疗养时，我去看
过他。

出院后他虽没完全康复，但至
少还请我吃过两次饭。最后一次他
请客，应该是在2019年年初春节前
夕，当时他因偏瘫，行走不太方便，
我叫他不要麻烦了，他说必须来，这
是一个退休老人的请求。晚上去了
后，我发现认识的人很少，听对话推
测这些人都是和周德芝先生关系比
较密切的人，他叫上我，可能是想为
我拓展一些人脉。看着周德芝先生
拖着病躯说着感谢大家到来的话，
我心里百感交集，也体会到他待人
的挚诚和对我的无私关心。

之后疫情三年，我和他渐渐失
联，后听说他住到阳光老年公寓，去
年下半年，吴声和先生聊到要和陈
银龙先生去看他，我说到时约我一
起，但还未成行噩耗传来……

我和周德芝先生算是忘年交，
是在惺惺相惜的工作关系中建立起
来的君子之交。我从没为自己的事
麻烦过他，他却常主动关心我，文博
协会一度是我们的业务协调单位，
周德芝先生从未让我有被他管理的

感觉，他总是主动关心我。因一些
事，有时去他办公室，他总要问我最
近的情况，每次去都会鼓励我几句，
还讲一些他的过往经历，传授他的
人生经验给我，这份真心常让我感
受到人性的光辉，从而受到鼓舞。

昨天看到赵明远先生悼念周德
芝先生的挽联，觉得总结得很好：

“周全以德，殚精竭虑破阻挠，只为
拆违并园、修苑建馆，蒙辱群小不改
初心，百年文博首功遗后世；芝蕙之
心，屈己容人重真学，但求事功官
场，行知文化；交游四方提携后进，
一世好人不寿问苍天！”

我特别尊敬的赵鹏先生在微信
上撰文称：“他（周德芝）离苑后，同
事每提及，都称他‘是个好人’，并
谓：这年头，人走茶凉，甚至人未走
茶就凉的事已司空见惯，还能让人
怀念着，自然可以想见其为人。这

‘好人’，固然有多种理解，退上好大
一步，哪怕被认为是‘懦’，念在嘴
上，依然是温馨的。”

周德芝先生被疫情夺去了生
命，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是南
通文化战线的好干部，是一心扑在
南通文化事业上的优秀共产党员。
虽人已离去，但他为南通文博事业
作出的贡献，让后人受益无穷。

我们这座城市正是由许多如周
德芝这样的无私好人，以他们的文
化自觉守护，这种没有功利不求回
报的无私精神，滋养了我们这座城
市的文脉。周德芝先生一路走好。

火萎了，余温永在
◎尤灿


